这 封信发 出时， 我 和丈夫 准备离 开这个 世界了  I 丰县 派出所 副所长 
罗烈， 教育局 丁攀， 这 个世界 的恶， 你们占 了一半 

徐 州民声 

亲爰 的老师 同仁， 全国 网友， 各级 领导： 

当您 看到这 封求助 信时， 我和 先生已 经在准 备离开 这个世 界了。 

我叫李 秀娟， 我 的身份 证号是 320321 1 980091 02249 .电 话号码 1  5950651 1 68. 
我们 夫妻都 是徐州 丰县周 楼小学 老师， 我们 有一儿 一女， 女 儿今年 10 岁， 儿子今 
年 2 岁。 在 女儿失 去左眼 之前， 我们 有一个 幸福的 家庭。 


女儿 失去左 眼前， 我们的 全家福 


9 岁 女儿嘉 嘉被徐 州丰县 实验小 学同学 无意伤 害致失 明后， 女儿 哭了整 整一年 ，而 
我经 历了民 警暴力 殴打， 扇 耳光， 莫名 拘留， 行政 处分， 长期 监视的 題梦； 我的 


丈 夫被多 次批评 谈话， 被 撤职。 我和丈 夫永远 忘不掉 派出所 副所长 暴力殴 打我的 
场景。 我患 上了严 重的抑 郁症， 孩子也 得了恐 惧症。 

在 离开这 个世界 之前， 我们把 这一年 多来的 遭遇写 下来， 我 们再次 请求有 关人员 
不要再 屏蔽我 们的文 章了， 你 们的心 也是肉 长的。 

带失 明女儿 北上看 病遭徐 州副所 长罗烈 暴打， 被拘留 

201 9 年 2 月底， 新年 刚过， 此时， 距离女 儿眼睛 被同学 无意伤 害致残 已经快 10 个 
月了， 女儿 的左眼 一天天 黯淡， 我 们抱着 一线希 望决定 到北京 复诊。 我定了 3 月 3 
曰 和孩子 去北京 的火车 票并预 约了同 仁医院 的眼科 挂号。 

意外发 生在我 们出发 之前， 这 成了我 们全家 人祸的 开端。 

3 月 1 日晚上 10 点， 四个 人走进 我家： 徐州 丰县教 育局信 访办公 室主任 丁攀、 梁寨 
镇中心 校领导 陈晨、 张 超和王 会计。 

我忙 着给几 位客人 端茶倒 开水， 洗 水果。 教 育局丁 攀主任 突然厉 声要求 我退掉 3 月 
3 号 晚上去 北京的 车票。 

"孩 子的眼 睛不能 耽误， 3 月份去 北京的 票也不 好买， 怎 么突然 要我退 票呢？ "我迟 
疑了 一下。 我回答 丁攀： 既然 领导要 求我不 去了， 肯 定有其 他工作 安排， 那我就 
下次 再去， 我退 了票。 

张超和 丁攀借 故离开 我家， 并留 下陈晨 校长和 王会计 继续监 视我！ 

在 我被拘 留后， 我才 明白， 两位 领导是 去派出 所叫民 警了， 两 位教育 工作者 ，为 
了芫 成所谓 的维稳 任努， 不惜 给一个 平民家 庭带去 灾难。 

半小 时后， 四位民 警突然 冲进入 我家， 他们以 我涉嫌 寻衅滋 事为由 要将我 带走， 
我 一时没 有反应 过来， 我和 丈夫工 作十几 年来， 勤勤 恳恳， 本本 分分， 我 们也教 
育孩 子诚实 做人， 好好 学习， 我们 怎么可 能涉嫌 寻衅滋 事呢？ 

没等 我反应 过来， 两位 民警称 "去 一趟派 出所半 小时， 最 多一小 时就让 我回来 "我 
的儿子 和女儿 从来没 有见过 这样的 场景， 他们被 吓地大 哭了。 孩子 坚信警 察叔叔 
是抓坏 人的， 妈妈 怎么也 成了坏 人呢？ 


我问民 警我究 竟犯了 什么罪 要把我 带走， 此时， 丰县 城东派 出所副 所长罗 烈破门 
而入 "你挺 牛逼， 叫 你走， 你还不 走"。 他将 我拖拽 下楼。 

我穿着 衬衫， 光 着脚， 在 寒冬的 深夜， 我 大哭着 问他们 为什么 抓我？ 

我被罗 烈摔倒 在地， 我双 膝跪在 地上， 罗烈薅 着我的 头发， 不由 分说， 疯 狂的扇 
我 的脸， 我不 知道自 己被扇 了多少 巴掌， 那是 我一辈 子不能 忘记的 屈辱， 他那双 
硕 大的黑 手出现 在我每 一次題 梦里。 


腿上 的伤是 
我从 家强制 
致的， 这是伤 后: 
拍，， 


徐 州民声 


被 拖拽后 受伤的 膝盖， 直到 出了拘 留所还 只能瘸 着行走 


罗烈将 我塞到 车里。 迷迷糊 糊中， 我听 到孩子 在我丈 夫的怀 里喊着 妈妈。 我却怎 
么 也睁不 开眼。 


不 知过了 多久， 我被带 到丰县 城东派 出所， 我的手 脚被拷 在审讯 桌上， 刺骨的 
冷， 我的手 腕和膝 盖还流 着血， 我 请求穿 衣服， 他们狂 笑着， 用着 本地难 以启齿 
的脏 话辱骂 着我， 吃 着带着 热汤的 外卖和 水果， 他们 看着我 淋血的 右手， 


不知 道过了 多久， 我 被关进 一间狭 小的铁 屋里。 那是 一种只 有在电 视里才 可以看 
得的 铁笼： 狭小， 冰冷， 防止 自杀的 软墙。 


我清晰 地听到 手机在 派出所 接待室 响了几 十次， 这一定 是我家 人打来 的电话 ，我 
请求 罗烈所 长帮我 报一声 平安， 他没有 理我。 手机 就在那 里兀自 响着， 响了一 
夜， 手机 的响铃 像极了 孩子喊 妈妈、 丈 夫担心 妻子的 哭声， 我哭了 一夜。 


我等待 着他们 快些提 审我， 给 我一些 饭吃， 给 我一口 水喝。 

第二天 下午， 副所长 罗烈来 给我录 口供， 他要我 承认我 3 月 3 日去北 京是上 访的。 

我对罗 烈说： 我女 儿的眼 睛被同 学甩失 明了， 我 带女儿 去北京 看病， 况且 我也在 
^ 匕京同 仁医院 给女」 Uf 前挂好 了号， 挂 号记录 可以在 我手机 查到。 

罗 烈狞笑 着说： "你看 你哭的 死样， 像条狗 一样， 你这样 的犯人 我审的 多了， 我有 
的是 办法让 你招供 

随后罗 烈要求 我签字 承认上 访并接 受行政 处罚， 罪名 是寻衅 滋事。 

我 在纸上 写到： 我没 有寻衅 滋事， 我要 复议和 诉讼。 我几乎 以哀求 的口吻 问他： 
我到底 滋了什 么事？ 

罗烈 称如果 我再不 签字， 就 从重处 罚我。 我固 执地问 罗烈： 我认罪 可以， 可是你 
得告诉 我到底 犯了什 么罪。 

罗 烈说： 如果你 签字， 我 就给你 喝水。 当时 我极度 虚弱， 已经一 天一夜 滴水未 
进。 我还 是拒绝 签字。 

罗烈 命人将 我塞进 车里， 对看守 民警称 "一 口水 别给她 喝"。 随后， 我被送 往徐州 
拘 留所。 


在拘 留所得 知被抓 原因： 疑 似上访 

到了拘 留所， 管 教问我 身上和 脸上为 什么会 有这么 多伤， 此 时我才 知道， 自己的 
脸被罗 烈打变 形了。 管教看 我一直 在哭， 他仿佛 明白了 什么， 他揺了 摇头， 叹了 
口气离 开了。 

在拘 留所的 七天， 那是 我永生 不敢再 回忆的 日子： 逼仄的 空间， 多人拥 挤的板 
床， 无法 吞咽的 餐水， 解手时 被多人 围观， 被 圈养的 屈辱。 那些 经历， 每 次回忆 


我的 心都在 颤抖。 


我 年幼的 儿子看 见我被 罗列副 所长拖 走跪在 地上时 恐慌的 眼神， 一直在 我脑海 
里。 


在拘 留所的 七天， 我一直 摇晃着 铁门， 呼嚎着 请求找 律师， 没人 理我。 一 位大姐 
见 我一直 哭喊， 便问我 为什么 喊冤。 我将 事情一 五一十 的倾吐 出来： 

2018 年 3 月 12 日， 丰 县实验 小学放 学排队 期间， 我的 女儿嘉 嘉两位 同班同 学发生 
冲突， 一位 李姓同 学的衣 服拉链 甩进我 女儿的 左眼， 女 儿眼睛 受伤后 失明， 后被 
鉴定 成八级 伤残， 一年 多来， 学 校一直 未妥善 处理孩 子的伤 残赔偿 问题。 孩子眼 
睛看不 见了， 迄今 为止， 我 们仍然 无法就 赔偿问 题达成 一致。 我和 丈夫开 始走法 
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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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J  L 的左眼 永远看 不见了 


随着 女儿视 力恶化 加剧， 2018 年 7 月， 我带 着女儿 去了北 京同仁 医院， 医 生告知 
我 们女儿 的视力 基本为 0 无法治 愈了。 我蹲在 医院楼 道哭了 起来。 一 位同情 我的大 


姐带我 和孩子 吃了一 顿饭， 并 建议我 去国家 信访局 咨询。 

在我从 北京回 家的前 一天， 我到信 访局反 映了女 儿眼睛 被伤害 一事， 希望 社会可 
以 关注学 生在校 安全。 

在我 走出信 访局大 门后， 我 被丰县 一位赵 姓官员 拦住。 他说： 有问题 好解决 ，你 
女儿的 问题， 有 学校的 责任， 该 赔偿就 赔偿， 你先 回家。 

后 来我才 知道， 他叫赵 才柱， 是我们 当地专 门安排 在北京 负责截 访的。 

第 二天， 我带着 女儿离 开北京 回家。 

拘留所 大姐听 完我的 陈述， 她告 诉我： 我是 因为有 信访记 录才被 抓的。 

我问 大姐： 我 带女儿 去北京 看病， 顺便 去信访 局反映 在校学 生安全 问题。 我也没 
做 坏事， 抓我做 什么？ 

大 姐叹了 口气， 没有再 理我。 

走出拘 留所， 被 围堵， 被 监视， 被撤职 

3 月 9 号 我终于 走出拘 留所。 我瘸 着腿， 头晕 眼花。 在 拘留所 小门， 我等着 接我的 
家人。 

意 外又发 生了。 

丰县 实验小 学校领 导渠敬 衡突然 出现， 强制 把我弄 上车， 车 牌号为 （车 牌号苏 
CC900U) 的 超大面 包车， 我看到 了两个 民警和 几个校 领导。 我 立刻感 到了危 
险。 

他们 启动了 车辆， 我大声 呼救。 我 的丈夫 和我妹 妹听到 了我的 呼救， 我妹 妹拼死 
趴在 面包车 的引擎 盖上， 他们才 把车退 回了拘 留所大 门内。 僵 持近两 个小时 ，我 
们 报警， 徐州本 地民警 来后， 他 们才放 开我。 

重获自 由后， 我立刻 去了徐 州中心 医院办 理住院 手续， 我 的身体 衰弱到 了极限 
了。 


他 们派来 监视我 的人， 幽 灵般的 盯着我 


在我住 院的第 二天， 病 房门口 出现了 多名我 熟悉的 面孔， 他 们带着 口罩， 监视着 
我 的一举 一动， 总共 有五六 个人， 我 认出来 那是丰 县实验 小学的 老师。 


我入 院的第 三天， 他们 增加了 人手， 总 共超过 十人。 监视我 的人将 车子紧 停在我 
家车子 旁边。 

就 这样， 一 双双阴 森森的 眼睛， 在楼 道里， 在我家 车旁， 在我 病房， 在医 院走廊 
里， 跟着我 吃饭， 盯着 我上洗 手间。 他们 像幽灵 一样， 看管着 一个重 刑犯人 。孩 
子 问我： 妈妈， 怎么 那么多 人跟着 我们？ 儿子恐 惧的眼 神让我 心碎。 

我 实在受 不了他 们的监 视了， 我冲 过去问 他们： 我到底 犯了什 么法？ 

他们用 无奈的 语气告 诉我： 自己也 不想监 视我， 是 领导安 排的。 

无奈， 我们只 能选择 忍受。 我们 全家生 活在真 空的世 界里， 年迈的 父母在 病房和 
我们一 起抱头 痛哭。 

从 3 月 20 日 开始， 教育 局连续 几天传 唤我， 要求我 去教育 局纪委 谈话， 我 实在害 
怕他 们再次 抓我。 我真 的害怕 他们再 打我， 再 把我关 起来。 

我病 的头晕 眼花， 站都站 不住， 根 本没法 上课， 我 所有请 假手续 齐全， 他 们不准 
我 请假， 怕我反 应他们 的违法 犯罪的 行为， 安排 了多名 领导到 学校监 视我。 

我实 在受不 了他们 不停地 传唤， 批评和 谈话， 我 决定为 自己找 说法， 5 月 31 曰， 
我到 江苏省 公安厅 反映我 被派出 所副所 长罗烈 暴力殴 打拘禁 一事。 结果收 到了民 
警给我 送来空 白的训 诫书。 


6 月 25 日， 我接 到教育 局下发 的教育 局处分 决定， 我再 一次遭 受罚。 


关于 给予李 秀娟记 过处分 的决定 


李秀娟 ，女， 1980 年 9 月 出生， 大学 文化， 2001 年 8 
月参加 工作， 中小 学一级 教师， 现为梁 寨镇周 楼小学 教师。 

2019 年 3 月初， 李秀 娟在明 知北京 举办全 国人民 代表大 
会和 政治协 商会议 期间， 经教育 训诫， 仍筹备 前往重 大会议 
举办地 上访， 后被 丰县公 安局东 城派出 所依法 查获。 3 月 2 
曰， 东 城派出 所根据 《中 华人 民共和 国治安 管理处 罚法》 第 
二十 六条第 （四） 项的 规定， 认 定李秀 娟行为 已构成 寻衅滋 
事， 给予其 行政拘 留七日 处罚. 

李 秀娟身 为公职 人员， 因寻 衅滋事 被公安 机关行 政拘留 
七日， 已构成 其他严 重违反 纪律的 行为。 根据 《事业 单位人 
事管理 条例》 第二十 八条第 六项、 第二十 九条之 规定， 经教 
育局 局长办 公会议 研究， 决定给 予李秀 娟记过 处分。 


教育 局在文 件在处 分中称 我两会 期间筹 备进京 上访， 被依 法查获 


. 


他 们继续 跟踪， 他 们派了 人手在 学校监 视我， 更 为可怕 的是， 他们 把我学 校去年 
新装的 十几个 高清监 控全部 毁掉， 重新 安装了 只有张 超有查 看权限 的十几 个无死 
角的 监控。 他 们不停 地找我 谈话， 无休止 的批评 调查监 视我。 我 长期为 自己辩 


解， 嗓子哭 哑了， 得了 严重的 喉炎， 我去 请假， 张超 校长不 批准并 称我请 假需向 
教育 局领导 报备。 我 无奈， 只能边 监考， 边 挂水。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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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 全体老 师同情 我家的 遭遇， 自 愿联名 

那些监 视我们 的人就 像鬼魂 一样游 荡在我 和丈夫 工作的 小学， 他们 总是随 机的审 
查我， 把我 叫过去 问话。 我实在 受不了 这样的 压力， 几 次在课 堂上抱 头痛哭 。我 
们 小学全 体老师 也实在 看不下 去了。 

7 月 放暑假 以来， 有 关人员 找我谈 了很多 次话， 我希望 依法赔 偿女儿 左眼失 明的问 
题， 一分不 多要， 一分不 少要， 我请 求追究 暴力殴 打我派 出所副 所长罗 烈的责 
任， 哪怕 是一个 道歉。 对 于这些 诉求， 没有哪 怕_ 个被 满足。 

我 和丈夫 是本本 分分的 老师， 我们 从来没 有想过 这种暴 力会发 生在我 们家庭 。我 
们 的孩子 看到罗 烈暴打 我后， 每一次 在街上 看到警 察都会 吓哭。 


我们全 家实在 没有办 法了， 一点办 法都没 有了。 我也 得了严 重的抑 郁症， 如果我 
们 再不被 解救， 我们真 的不知 道自己 会做出 什么， 求求社 会关注 我们。 

阅读 10 万 +  在看 10 万 + 


